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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作家李万华是青海高原上的行走者，亦是静观者。行时群
山排闼、花鸟相随，静时云卷云舒、江河入目……青藏高原上的风物
在她笔下不仅厚重而又温暖，还流淌着新鲜而又明亮的生命力。

《群山奔涌》是李万华书写青藏高原风物的一部散文自选集，她

以景入情，以情及物，用细腻的笔触，温润的文字，写出了青藏高原自
然的宏阔壮美与生命的蓬勃绚丽。本期“江河源”副刊“特别关注”栏
目特推出专版，刊发《群山奔涌》一书的序、后记、相关短评以及部分
文章，敬请关注。

李万华

李万华，1972年生于青海。1990年开
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散文集《金色河
谷》《西风消息》《丙申年》《山鸟暮过庭》

《山色里》等。作品曾获第十八届百花文
学奖散文奖、第二届青海文学奖、青海省
政府第七届、第八届文学艺术奖。



李万华《群山奔涌》，是青藏高原一位
女儿的凝视：反射蓝光的积雪，露珠似的
山野花朵，从青稞芒里涌出的阳光，金色
闪烁的寺……用美好文字描绘的这一幅
幅凝视图景，安静或热烈呈现的，是作家
的深情之心，是她对世界、对这片独特家
园的爱和颂歌。

——无锡市作家协会主席、散文家、
诗人黑陶

群山奔涌，宇宙翻腾。极具异质性的
文字，浇灌15年河湟时光。每一秒都是秘
密的宝石，布满了苔藓的宝石，构成了一
个执着而清凉的文学星球。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庞余亮

李万华《群山奔涌》以青藏高原为背
景，极具地域特色，回旋自如，浑然天成，
毫无雕琢痕迹。既有博物学的严谨，又有
文学的细腻。读之能从中获得一种沉静、
深邃的品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散文佳
品。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江子

李万华书写了大量的乡村名物、乡村
物事和乡村风习，同时又融入了生态文学
里对自然的书写（主要写动植物），同时也
植入自己大量的生命记忆，隐隐刻录出一
位散文家的心灵史。这种书写上的跨文
体或者说在多种文体里的闪转腾挪，或对
多种文体的兼收并蓄，无疑是对其写作所
具有的杂糅特性的再度拓展。

——青海作家、评论家马钧

名家推荐语

我与李万华素未谋面，有限的信息交流

源自阅读。起初，在博客读到其作品，如同

开启一段阅读序曲，是一些短章或片段，“我

仿佛是个，山野的王。我想着或许，果真，我

在那些幽僻的地方，做过王。我将手脚散开

来，搭着泥土，搭着草色，搭着蜂蝶，并且，搭

着花朵的脸颊。”（《世界并非只由一种看法

统治》）。“我在这样的阳光里静坐，听到些热

烈的声息，在寂静中喧响。我听出它们最先

产生于泥土深处，如同一粒种子的萌生，在

幽暗中做些左右冲撞，然后沿着叶脉和松针

弹射，并汇集些他物的响动，溪流、山风、鸡

鸣、犬吠、牛羊哞叫。”（《这个世界还有更乱

的人》）。这些文字，最平常的词语与句式，

却产生独特的效果。沉思的品格，主观内省

的精神底蕴，假设或想象的力度，隐隐可见

其现代性写作的努力方向。读之，仿佛遇见

一位前世的熟人，相知如故。

一晃十余年。

好多年，有两位“李万华”在视野中不断

交替出现。一位是以“天風”的名字出现在

日常里，偶尔以通讯工具交谈，话不多，寥寥

数语，质朴，低调，有教养。另一位是以“李

万华”的名字，在作品集、期刊杂志和微信公

众号呈现。“天風”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甚至有

点神秘的，我以为那是一位生活在青藏高原

深处的男孩，偏于凝思，个性诚朴。这种印

象维持了好久，我的阅读因而不断处于猜测

中，如同她擅长的写作的假设。直到《金色

河谷》《西风消息》的出现，我的一些猜测才

落到实处。如果《金色河谷》中的行文面目

安静、明朗，略带热情，视线偏于外向又暗伏

着向上生长的力量，《西风消息》的气息，则

像一位看尽沧桑的中年女性，同样安静的表

达中，万念释然如一，如同修行之后获得“解

脱法门”的慧者。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她

的作品中，一是散见于期刊的散文《西风消

息》，一是她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

奖的《丙申年》，两篇作品，都有仿若“慈航普

渡”的读感。而倘若了解李万华本人所经历

过的时间磨砺，自会明白，她的人与文，如此

契合，如此莫逆于心。

迄今没到过青海，青藏高原之于我，有

着 土 耳 其 电 影《秋 天》的 风 景 底 色 和 塔 玛

拉·科特夫斯卡导演的纪录片《蜂蜜之地》

的人文想象。青海省的轮廓像一只猫科动

物，静静地蹲伏在西部辽阔的版图上，图片

的安静假象下，人文历史远溯秦汉唐宋，各

民族宗教信仰由来已久，长江、黄河、澜沧

江三大河流在此同源，青海的“花儿”就像

《诗经》中的“风”，祁连山上，自然万象斑斓

绚丽……这是一片神祇照临的土地，贫寒

又丰饶，壮阔又灵秀。从出生到成长，从儿

时到中年，绚烂归于平实，李万华像蛰居在

山野清风中的古隐者，喜欢独自去旷野走

走，吹吹河谷的风，听听鸟声啁啾，在黄昏

观察一株青杨树的季节嬗变，在雪地之上

看 苍 茫 大 地 ，一 些 大 地 深 处 的“消 息 ”，梦

境，时间，现代人的困惑与寻找，都在文字

间扑面而来。

收录在这部散文集中的篇章，从《花鸟

册》《山水册》到《杂画册》，貌似自然文学写作

的外套，内里却珍藏着作者倾心浇灌的精神

骨血，通过个体身心在自然怀抱中的“安放”

与“对视”，探究人的“存在与时间”。这里，涉

及到人的认知。认识自然难，认识同类也难，

最难的，还是自我的认知。“认识你自己”，苏

格拉底的座右铭，道出自我认知的困境与重

要性。中国古代诸子和西方哲学语言，都在

关乎“人之存在与认知”的精神路途奔走。本

书中，作者笔下的那些花草，头花杜鹃、山桃、

龙胆、马先蒿、香薷、披碱草、补血草开了又

谢，谢了还开；青杨树的叶子绿了又落，落了

又长；那些晚来风急时分或晓起薄雾中飞来

飞去、鸣声自由的高原上的文须鸟、伯劳、松

鸦、云雀、百灵，有着神灵度牒过的天籁之音；

那金色河谷的一抹云霞、祁连山上的风雪、黄

河岸边的芦苇、柳湾旧址的陶片、刚察的油菜

花地，以及牧羊人的憨朴、西部村庄的记忆点

滴、秋日与冬夜……就在年年月月的精神探

究下，像群山奔涌一样，气势辽远而高峻，又

像打乱了记忆与现实秩序的墨色，氤氲于纸

面。有《论语》曾子“咏而归”的理想，有老子、

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德自律，有佛

家“众生平等”的善良、谦卑与慈爱。在类似

这样的精神寄养和自我认知里，解衣般礴，奔

走之躯与想象之笔相互映照，李万华维护着

散文写作的尊严。

阅读过程中，我的体验是不能沦陷于作

品“及物性”带来的阅读假象，在高原自然地

理风物的语言中“走失”。如果你把这部书

看作仅是描摹自然万物、风土人情，也许你

只是进行了一次纸上旅行，“走马观花”一般

轻 易 。 如 果 你 沉 下 心 来 ，跟 随 作 品 的“ 呼

吸”，像作者一样观照自我，也许你将精神同

频地“如沐春风”。相信你的眼力。阅读者

的高端眼力，让写作者与阅读者收获到双重

的体面，抑或教益；就像本书中青杨树的一

片叶子，春生秋落，亦是教诲。

——《群山奔涌》序

□存 朴

风从青海来
选在这本书里的

文字，最早的篇章写于

2007 年左右，如《金色

河谷》，最晚的，写于前

几 个 月 ，如《群 山 奔

涌》，之 间 将 近 十 五

年。十五年时间，一个

人的身体，对事物的看

法，对环境的反应都会

发生许多变化。身体

逐渐衰老，对事物的看

法由简单到复杂，复回

归简单，对人与物开始

宽容，这个过程说不上

好，但也说不上不好，

它只是一个个体自然

而然的规律变化，没有

多少“自己决定”的成

分在。文字不一样。文字没有一个由繁复

至简洁，或者由朴素至绚烂的固定轨道存

在，它大多随个人喜好，或者性情而变化。

不过大致上，文字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

平实，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我自然也因循

了这一条。

个体容易对自己的过去释然，这大部分

归功于时间的冲淡，记忆力的衰退，以及拿

过去无可奈何的无能为力。可是作为一个

写作者，很难对自己的文字持如此态度。过

去认为天花乱坠的，现在看大多飘渺不知何

为；过去认为寓意隽永的，现在看大多华而

不实；过去认为掏心掏肺的，现在看不过是

小儿唏嘘……十五年后，要耐着性子重读自

己以前的文字，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不想

容忍，恨不得逐字逐句来一番大修改。但每

每动手前，又按捺住自己：过去的自己都放

过了，何必为难过去的文字。

一个认真对待写作的人，许多事可以粗

糙，可以忽略，可以不求完美，惟独对文字要

求高。所以无论十五年前，还是十五年后，

无论风格、题材或者写作习惯如何变化，这

期间每一粒出现在纸上的字都是郑重的，是

老实的，没有油腔滑调，没有故弄玄虚，说到

底，每一粒字都是我曾经真实的一部分。

如此，我便承认过去的文字就是过去的

自己，我释然过去，也便释然了过去的文

字。

感谢马钧先生。

感谢存朴兄作序。

感谢使本书得以出版的师友。

感谢您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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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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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有种植物叫桃儿七是在读古

岳先生的《谁为人类忏悔》一书时。记得这

个名字与其他几种植物并列一起，就是说它

们生长在同一个地方。那几种植物我熟悉，

独桃儿七陌生。好奇之余查资料，书中的桃

儿七出乎我的想象，它更如一种热带植物：

花大如莲，樱花粉，花瓣六，叶如大黄，深裂，

花绽放时叶子反折，果实如桃，青涩时翠绿，

一旦成熟则呈橘红色。

翻寻记忆，实在没有桃儿七的影踪。对

我而言，高原上的桃儿七更像植物界的神秘

人，有某种无法言说的魅力，魔笛一样将人

诱惑。

2021 年立秋日，午后时分，在北山国家

公 园 浪 士 当 沟 ，循 涧 水 而 行 ，往 山 坳 深 处

走。时节虽已立秋，天地仍是夏日模样，树

木葱郁，掠过的风携带草药芬芳。河谷多白

桦 ，山 坡 阳 面 多 为 柏 树 ，阴 面 多 是 青 海 云

杉。白桦林中东方草莓已经熟透，赤豆大

小，色深红。没人采摘，草莓自己一点点失

去水分，准备成为草莓干。摘几枚来尝，原

始的酸甜。防风还在开花，它的花期可长达

一个夏季，几株橐吾举起松花黄的花穗，玲

玲香青的白有点毛茸茸的可爱，偶尔一朵甘

青老鹳草，它是我熟悉的花朵。金露梅、银

露梅、红花岩生忍冬、甘青瑞香等灌木的花

已谢去。涧水喧哗，乱石矗立水中。蹲在水

边洗手，水清冷，澄碧，撩水花时稍稍发愣，

想起童年水边嬉戏的情景，却又瞬间回过神

来，昔日终究不再，回忆徒增惘然。

愈往山坳深处，景色愈幽寂，偶尔一两声

鸟鸣，不见鸟的翅膀。小路崎岖，拐个弯，忽

然一处桃源：一面山坡用木栅栏围起，栏内两

三户人家，早年土木结构的屋子，木柴和牛粪

堆在一边，割来的青草晾晒在木架上。坡上

几株大树，树冠如穹庐，树龄约在百年以上，

仿佛柯罗画作里的树木。树下青草茂密，阳

光照在草穗子上，一片浅紫波动，看不清楚的

蓝色花朵在树阴里。不闻鸡声人语，一只羊

羔站在柏树下，一对大鹅摇晃身躯来回走动，

一畦土豆花还未谢去。想去人家屋下看看，

发现栅栏门用铁锁锁住。云杉枝挂在木栅栏

上，几枚松塔如艺术品正在展出。

转身时见到栏内一株植物，叶柄自乱草

中高高挺起，六片大叶子撑开，状如手掌，叶

缘粗锯齿，不见绒毛，叶柄间两枚手雷似的

果子垂下，果皮光滑细腻，色如翡翠。果子

陌生，不知是浆果还是核果，叶子有些熟悉，

一时恍惚，想不起以前到底见过没有。

栅栏挡住，不能靠前，只远远拍了照片，

想找认识的人问问。

山坳深处，红桦树渐渐取代白桦。红桦

姿态各异，古铜色树皮层层裂开，似褴褛衣

衫。树皮易撕下，捏在手里，薄薄一片，脆

裂，抖动有声，如果手中有笔，能画幅图案出

来。遇一株矮小红桦树，有人恶作剧，将大

部分树皮撕掉，剩光溜溜火腿肠似的一截树

干。陇蜀杜鹃出现在水畔，又有几株小叶

杨。小叶杨显然已经生长多年，树干粗直，

一人勉强合抱。有一株小叶杨只剩半截躯

干，横斜在乱草翠微里。

立秋之日，又时近傍晚，气温迅速降低，

风从后背透进，沿经脉乱窜。原本还想走一

程，一直走到水尽处，但寒气迫使，只能返回。

惦念那一株不认识却又似乎熟悉的植

物，回家对比照片再查资料，原来是桃儿七，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看图片上桃儿七

花开，想到王维的“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

落”，一时有种与神仙擦肩而过的遗憾，只后

悔当时没翻越栅栏入内，近距离去捏捏叶

片，嗅闻一下它的果实气息。

《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桃儿七，称它为八

角连：识得八角连，可与蛇共眠。又说：八角

盘，即鬼臼，今人所谓独角连是也。

□李万华

桃儿七

棕背伯劳站在

珍珠梅高出的一枝

上，不停歇地聒噪，仿

佛南方的蝉。有一次，在

苏州山塘街的水边，我听到一

种蝉叫，声音异乎寻常地大，以

为那是一只鸟。跑前跑后去找，没

见到，朋友解释那是一种不寻常的蝉。

不寻常的蝉，应该有某种鸟大，起码跟麻雀

差不多，才配得起那么大的声音，我因此记住

了苏州那种未曾碰面的蝉。蝉鸣是因为腹部有

鼓膜，声音再大，持续时间再长，也感觉不到费

力。棕背伯劳一直叫，音域窄，发音频率高，天

光下，张开的小嘴巴来不及闭合。我仰头看几

分钟，替它憋一股气，喘不过来，便坐在石头上

大口呼吸。

郝懿行形容伯劳，说“其飞纵纵，其鸣鵙鵙”，

鵙鵙，容易理解，伯劳的叫声。古人称伯劳为鵙，

自然以声得名。但鵙这个名字不顺口，东飞鵙西

飞燕，不如东飞伯劳西飞燕好听。其飞纵纵，理

解起来有些麻烦。伯劳非椋鸟非麻雀，不喜欢拉

帮结派，自然不会鸟飞千白点，日没半轮红，至于

飞得快、猛、准，请问哪只鸟不是有方向而快速地

飞。伯劳“句句句”地叫，有人说其叫声充满不快

之感，恶鸟的名声，此乃原因之一。又有传说，认

为伯劳是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的孝子伯奇魂魄

所化。尹吉甫听信继室谗言，误杀前妻之子伯

奇，后悟，哀痛不已，一次外出，见一只从未见过

的鸟站在树枝上悲鸣不已，尹吉甫心动，认为它

可能是伯奇所化，于是说：是吾子，栖吾舆；非吾

子，飞勿居。那鸟果然飞来停在他的车上，跟回

家。鸟为魂魄所化，民间便认为“伯奇所鸣之家，

必有尸”，认为不详。至于七月鸣鵙，说伯劳阴历

五月开始叫，阴历五月阴气始动，是为“贼害”。

伯劳因此成为“贼害之鸟”的说法，感觉更为不

妥，五月开始叫的鸟多了去，难不成都是恶鸟。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一只小小伯劳

鸟的身上，就能看出人的胡搅蛮缠。好在后来

曹植为其恢复名声，伯劳若知，当感恩才是。

不过伯劳确有一种看起来比较邪恶的技

能。伯劳喜欢吃昆虫、蛇蛙之类，它抓到蛇抓到

老鼠，不会活吞，不会摔到地面，而是先戳到树

枝上，一点点，血淋淋地将其撕扯。有时受惊吓

飞走，尸体扔在原地，被风干。若来年树枝重新

发芽开花，尸体还挂在那里，看上去颇为诡异。

“鵙鸣其上，蛇盘不动，”这并不真实。事实是，

伯劳逮了蛇，将其钉在荆棘上，使其不动。

中国花鸟画里的鸟，要么是仙鹤喜鹊之类预

示祥瑞，要么是尾羽修长的孔雀寿带之类，要么

是雉鸡鸳鸯色彩艳丽，要么是鹰鹫翠鸟戴胜之类

某部位夸大突出。平凡的鸟自然有，麻雀燕子，

大鹅野鸭，它们一到画中，便会以某种审美意向

取悦于人。归根究底，生活与艺术始终不是一回

事。宋之后，伯劳也渐渐出现在这样的画作中。

看画上的伯劳，和树枝上的伯劳不一样。艺术作

品里的伯劳，与意境结合在一起，是意境的一部

分，如果剥离了意境，它便是孤单的，不完整。树

枝上的伯劳，光着膀子露出胸，原生态，珍珠梅换

做新疆杨，午后换做日暮，它还是它。它的背景

反过来以它为背景，离开它，便显得僵硬。不过

不管是哪里的

伯劳，看上去，与邪

恶没有任何关系。如

果非要说有，也不过是目

光更凌厉些，嘴巴有点像鹰

隼，爪子强健，脚趾有利钩。

也许是午后过于安宁，伯劳无

波动的聒噪让夏天更显慵懒。夏天就

应该这样，风早已扬长而去，阳光棉袄一

样堆在地上，蜻蜓们一声不出，小蝇子在空中

集体巡游，暴马丁香的花已谢，菵草结出淡黄色

颖果，一条有鳞的小鱼跃出水面，另一条睡在水

面上。时间愈来愈远，事物因而变得模糊，人们

都在昏昏欲睡，记忆里的身影越来越单薄，伯劳

就在梦境边缘，扯着嗓门叫啊叫。

□李万华

伯 劳

桃儿七 张胜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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